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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s a common neurobehavioral disorder in children, and the impair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mpaired social function. School bullying is a serious health problem among children. It is widespread in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also a long-term and complex social issue that the world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Attention-deficit hy-
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school bullying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clinicia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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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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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 是儿童中常见的神经行为障碍，其人际关系受损是社会功能
受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校园欺凌则是儿童中严重的健康问题。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也是全世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长期复杂
的社会问题。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校园欺凌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临床工作者的关注，论文将两者相关性的研究结果综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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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是儿童中常见的神经行为障碍，其主要特征为与年龄

不相称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行为。ADHD 存在认知、

学业、家庭、职业和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功能受损，其中

人际关系受损是社会功能受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校园欺凌则是儿童中严重的健康问题。它是一种有意图

的攻击性行为，通常会发生在力量不对称的学生之间，指一

名学生长时间并且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

行为之下。校园欺凌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也是全世界十分

关注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校园欺凌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临床

工作者的关注，论文将两者相关性的研究结果综述如下。

2 ADHD 与校园欺凌的流行病学

患有 ADHD 的儿童被确定为欺凌受害和实施欺凌的

高风险群体 [1,2]。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研究均表明，约

10%~25% 的中小学生卷入欺凌或受欺凌的问题，而患 ADHD

的儿童则有 57.7% 经历了受害、欺凌他人或两者兼而有之的

问题 [3]。台湾地区一项对 287 名 ADHD 青少年的调查发现，

ADHD 青少年中被欺凌者，欺凌他人者和既欺凌又受害者的比

例分别为 14.6％，8.4％和 5.6％ [4]；对芬兰二年级儿童的一项

研究发现，注意力缺陷多动性障碍是欺凌者和受害者中最常见

的精神障碍 [5]；在瑞典的一项对四年级 ADHD 儿童的调查中

发现，ADHD 与欺凌他人（调整后的优势比（OR）3.8[CI2.0-

7.2]） 以 及 被 欺 凌 相 关（ 通 常 为 OR10.8[CI4.0-29.0]； 有 时

为 OR2.9[CI1.5-5.7]） 这 表 明 欺 凌 与 ADHD 存 在 因 果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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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项 ADHD 儿童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发现，在 3 岁时较

高的 ADHD 问题得分与之后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的风险

相 关（ORBULLY=1.20，95 ％ CI=1.07-1.35[ 教 师 报 告 ]，

ORBULLY-VICTIM=1.28，95 ％ CI=1.14-1.43[ 教 师 报 告 ]，

ORBULLY-VICTIM=1.35，95％ CI=1.03-1.78[ 自我报告 ]）[6]。

可以明确的是，患有 ADHD 的儿童相较不患 ADHD 的

儿童更容易受到欺凌 [2,3,7]。而 ADHD 儿童中欺凌他人的概率

是否更高，研究结果并不一致。Wiener 和 Meghande 的一项

研究 [3] 显示，患有 ADHD 儿童本人的自我报告中并没有显

示他们更多的欺负他人，但他们的父母及老师们报告说，他

们更频繁地欺凌和威胁他人。这可能是由于欺凌者倾向于低

估他们的欺凌行为 [8]，因此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进行评估。

3 不同因素对 ADHD 儿童参与校园欺凌的影响

3.1 性别

患有 ADHD 的儿童在欺凌参与方面存在性别差异。患

ADHD 的女孩更有可能成为欺凌受害者，而患 ADHD 的男孩

更容易欺凌别人 [9]。 

受损的社会关系可能对女孩的发展产生更不利的影响。

这可能是因为女孩的同伴关系更依赖于亲密的、贴近的社交。

与男孩相比，患 ADHD 的女孩的冲动攻击行为在女孩群体中

过分显眼，所以她们不太接受这种行为 [9]。与不患 ADHD 的

女孩相比，患 ADHD 的女孩朋友较少，人际关系更差，同伴

冲突更多，更易被排斥，攻击性更强 [10]。因此，在研究青少

年多动症中欺凌参与的相关性时，应重视性别的影响作用。

3.2 年龄

患有多动症的儿童受校园欺凌影响的大小存在年龄差

异。年龄越大的儿童，其 ADHD 特征与社会适应不良之间的

关联性可能更强。

因为同一行为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有不同的表现。随着

年龄的增大，多动和冲动行为变得更不正常，同龄人对这些

行为的看法更负面，他们的冲动、多动等行为对自身人际关

系的影响可能更显著 [11]。因此，在研究青少年多动症中欺凌

参与的相关性时，应重视年龄的影响作用。

3.3 智商、注意力、执行力及非语言智商

智商（IQ）和注意力与欺凌行为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而

高执行力及高非语言智商的儿童成为被欺凌者或欺凌他人者

的风险较低 [12]。

执行功能是指涉及目标设定和解决问题过程的自我调节

机制、抑制行为、控制情绪以及计划和组织思想与行动的能力

[13]。较强的执行力可能会帮助 ADHD 儿童提高在对等交互过

程中管理冲突的能力。非语言智商较高的儿童通过吸收图像中

的信息和线索或通过观察来了解周围的世界。因此，他们更有

可能成功解决同伴冲突，不太可能成为欺凌的受害者。

3.4 ADHD 症状

注意力不集中症状与 ADHD 儿童中欺凌和被欺凌的风险

明显相关 [14]，儿童 ADHD 的症状越严重，就越有可能成为欺

凌受害者和肇事者 [15,16]。

一方面，注意力障碍可能会影响孩子学习社交技能的能

力，也可能使他们忽视重要的社交线索，读不懂社交暗示，

以致无法建立同伴关系 [14]。另一方面，多动和冲动会导致与

同伴交往中出现的令人恼火的、不恰当和令人厌恶的行为 [14]。

然而，在接受药理学和行为干预后，ADHD 症状的严重程度

减弱，ADHD 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否仍然与欺凌、受害和实施

行为呈正相关，需要进一步研究。

3.5 共病

3.5.1 共病对立违抗

研究表明，共病 ADHD 和对立违抗性障碍 (ODD)/ 行为

障碍 [17] 面临欺凌受害和实施的高风险。对立违抗症状可能与

欺凌行为密切相关，而ADHD症状则似乎与被欺凌关系更密切。

3.5.2 共病自闭症谱系障碍

ADHD 儿童共病自闭症谱系障碍 [17] 参与欺凌的风险高。

目前这方面研究较少，共病 ASDs 对 ADHD 儿童参与欺凌的

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3.5.3 共病抽动障碍

抽动障碍在患有 ADHD 的儿童中普遍存在 [18]，运动和声

音抽搐使青少年与同龄人不同，有理由假设那些患有多动症和

共病抽动障碍的青少年比那些没有抽动障碍的青少年更有可能

是欺凌受害者。然而，先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患有多动症

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与没有抽搐症的儿童和青少年相比，抽

动障碍在学校无明显人际关系 [19]。在临床环境中，ADHD 青少

年共病抽动障碍对欺凌参与的潜在影响需要进一步仔细评估。

3.6 家庭

患 ADHD 的儿童及其家庭在支持互动和交流方面的存在

各种困难 [20]。不论是欺凌或者被欺凌，他们对家庭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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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偏低 [21]。此外，ADHD儿童与父母之间的消极互动很普遍 [22]， 

对于欺凌受害的认知一致程度也较低 [23]，特别是，当儿童有

高亢、迟钝时，父母可能会将其孩子的欺凌行为归咎于多动

症状。因此，父母可能会忽略孩子真正参与欺凌的经历，而

推迟为多动症儿童提供解决欺凌问题的必要帮助。

3.7 文化差异

文献表明，在同伴关系的形成方面存在一些跨文化差异。

例如，中国儿童更注重稳定、和谐的关系和同伴群体的价值，

避免与同伴互动中的冲突和直接对抗。反过来，患有多动症

的儿童通常表现出非规范性的行为，他们在与同龄人的互动

中可能面临困难 [24]。因此，文化因素也是我们应该重点研究的。

4 结论

ADHD与欺凌相关性的研究受到了广大学者的重视,患有

ADHD的儿童被确定为欺凌受害和实施欺凌的高风险群体 [1]。 

ADHD 与欺凌之间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执行力及非

语言智商、ADHD 症状、共病对立违抗 / 自闭谱系 / 抽动障碍、

家庭及文化差异等。研究 ADHD 与欺凌之间的相关性具有非

常重大的社会意义，对参与欺凌的 ADHD 儿童的早发现、早

治疗、早预防有助于青少年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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